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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化困境:信息茧房概念解析与理论框架构建

张　 玥　 庄碧琛　 李青宇　 朱庆华

摘　 要　 在对信息偏食、观点极化、谣言传播等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信息茧房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但也存在

诸多研究争议。 为厘清信息茧房概念及其演化过程,本文从同质化困境这一重要问题出发,回顾总结国内外研究

成果,从选择同质化、内容同质化和群体同质化三个角度对信息茧房概念及其领域内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在此基

础上,根据用户、技术、信息和社会四要素的互动,构建了基于同质化视角的信息茧房理论框架,并从人际扩散和

技术助推两个层面解读同质化困境的形成路径,最终形成从信息窄化到群体极化的茧房效应演化过程。 该框架

旨在对信息茧房“有态而无形”的概念内涵提供理论解析,对现有研究争议的原因进行阐释,以期为未来研究提

供可参考的量化思路和研究切入点,并为治理实践提供借鉴。 图 2。 表 1。 参考文献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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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information
 

bias opinion
 

polariz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spreading information
 

cocoon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concerned
 

by
 

scholars but
 

research
 

controversies
 

also
 

occurred.
 

For
 

example while
 

some
 

think
 

that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make
 

people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and
 

even
 

thinking others
 

think
 

information
 

cocoons
 

are
 

not
 

significant
 

enough
 

to
 

worry
 

about.
 

Since
 

the
 

concept
 

􀆵information
 

cocoons 
 

is
 

a
 

vivid
 

metaphor
 

description
 

of
 

specific
 

social
 

issue boundary
 

of
 

the
 

concept
 

is
 

not
 

clear
 

yet and
 

this
 

brings
 

problems
 

such
 

as
 

measurement
 

difficulties
 

and
 

research
 

controversies.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cocoons
 

needs
 

a
 

precise
 

and
 

clear
 

description
 

of
 

the
 

concept
 

so
 

as
 

to
 

clarify
 

what
 

we
 

are
 

working
 

on
 

and
 

construct
 

an
 

evolution
 

proces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important
 

problem which
 

is
 

homogenization
 

dilemma and
 

reviews
 

literatures
 

home
 

and
 

abroad
 

to
 

sort
 

out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concept
 

and
 

homogeneity
 

problems
 

in
 

related
 

researches
 

into
 

three
 

perspectives homogeneity
 

of
 

selection homogeneity
 

of
 

content
 

and
 

homogeneity
 

of
 

group.
 

Based
 

on
 

four
 

elements
 

including
 

user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cocoons and
 

interprets
 

the
 

formation
 

path
 

of
 

homogenization
 

dilemma
 

from
 

two
 

aspects 
interpersonal

 

diffusion
 

and
 

technology
 

assistance.
 

The
 

framework
 

also
 

reveals
 

the
 

process
 

of
 

cocoon
 

effect
 

which
 

develops
 

from
 

information
 

narrowing
 

to
 

group
 

polar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this
 

paper
 

point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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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omogeneity
 

of
 

content
 

develops
 

from
 

user􀆳s
 

homogeneity
 

of
 

selection.
 

Based
 

on
 

these
 

two
 

kinds
 

of
 

homogeneity homogeneity
 

of
 

group
 

forms
 

in
 

a
 

more
 

complex
 

way with
 

the
 

element
 

social
 

involved.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cocoons
 

so
 

as
 

to
 

explain
 

the
 

controversy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o
 

be
 

a
 

reference
 

for
 

quantitative
 

and
 

penetration
 

point
 

in
 

future
 

research.
 

As
 

is
 

pointed
 

out
 

in
 

this
 

article empirical
 

studies
 

on
 

one
 

kind
 

of
 

homogeneity
 

problem such
 

as
 

homogeneity
 

of
 

content cannot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r
 

absence
 

of
 

all
 

information
 

cocoons
 

problems.
 

The
 

measurement
 

of
 

information
 

cocoons
 

should
 

also
 

take
 

the
 

analysis
 

level
 

 user 
content

 

and
 

group  
 

into
 

consideration and
 

pick
 

the
 

suitable
 

research
 

approaches
 

accordingly
 

to
 

optimize
 

measurement
 

accuracy.
 

Finally this
 

paper
 

hopes
 

to
 

be
 

a
 

reference
 

for
 

governance
 

practice.
 

Because
 

information
 

cocoons
 

problem
 

develops
 

from
 

user
 

selection
 

and
 

finally
 

influences
 

user􀆳s
 

information
 

world it
 

is
 

not
 

sufficient
 

merely
 

to
 

improve
 

the
 

algorithm.
 

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governance
 

system
 

includ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platform
 

governance
 

and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is
 

necessary
 

to
 

break
 

information
 

cocoons.
 

2
 

figs.
 

1
 

tab.
 

87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cocoons. 　 Homogeneity. 　 Concept
 

analysis. 　 Information
 

governance.

0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个性化定制

和智能推荐技术为基础的“个人日报”服务应运

而生,用户在享受其便利的同时,信息接收边界

却在不断窄化,久而久之将自己禁锢在同质化

信息所包裹的“蚕茧”之中。 美国学者 Sunstein
于 2006 年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首次用“信

息茧房” ( Information
 

Cocoons) 来描述这种现

象[1] 。 同质化信息的包裹与禁锢不仅会使信息

来源单一,造成信息窄化,亦会使群体的观点趋

同,导致群体极化。 各类社会事件如英国脱欧、
美国特朗普当选背后舆论壁垒的固化[2-4] 、新型

冠状病毒传播期间各种虚假消息传播[5] 等,都
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

究开始聚焦于信息茧房问题,使其内涵在学者

们的共识和争议中不断丰富。 由于“茧房”一词

主要是对于特定社会问题的形象化描述,其有

态而无形的特点使得该概念边界一直很模糊。
虽有很多研究尝试对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
过滤气泡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6-8] ,但大都重在

梳理现象上的差异,尚未触及概念的本质,这也

导致了很多研究虽都以信息茧房为研究主题,
但其研究的内核,实质上却是存在差异的。

此外,信息茧房相关研究结论之间还存在

诸多差异,例如有研究发现信息推送技术带来

的强大的信息过滤机制,迎合了网络用户“心有

所想,目有所望”的欲望,使得用户长期处于信

息茧房之中[9-10] ;但亦有研究认为,早在推送技

术出现前,人们就会主动选择信息并进行自我

归类,信息推送技术反而能给用户带来不期而

遇的信息,因此人们并不受困于信息茧房[11-16] 。
类似争论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信息茧房

概念源于且一直停留在 Sunstein 的描述性表达

上,尚缺少从本质出发对于此概念内涵的解析。
因此,当面临具体问题的时候,例如需要判断茧

房是否存在或特定用户是否真的受困于茧房之

中时,就会产生很多争论,这不仅限制了对茧房

问题的深入探索,也对进一步的茧房治理形成

了障碍。
值得思考的是,阅读文献发现,英文对信息

茧房的表达并不局限于“ information
 

cocoons”。
Sunstein 本人将信息茧房描述为基于个人偏好

的同质化选择( we
 

hear
 

only
 

what
 

we
 

choose
 

and
 

what
 

comforts
 

and
 

please
 

us) [1] ;也有研究直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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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ocoons 表述为同质化的茧房( homo-
geneous

 

cocoons) [17] ;还有一些研究用社交网络

同质化( homophily
 

of
 

social
 

network) [18-19] 、相同

想法的信息( cocoon
 

themselves
 

with
 

like-minded
 

messages) [20] 或 信 息 的 同 质 化 ( informational
 

homogeneity) [5] 等措辞描述被禁锢于信息茧房

之中的现象。 综上可以看出,同质化是茧房描

述性概念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 因此,本文

尝试从同质化视角出发对过往文献进行梳理,
解析信息茧房的概念,构建基于同质化视角的

信息茧房理论框架,以期解决两个问题:①如何

解析信息茧房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能否对

“有态而无形”的茧房进行判断或测量;②信息

茧房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哪些要素,这些要素是

如何互动和演化的,从而为后续理论研究和治

理实践提供借鉴。

1　 同质化视角下信息茧房概念解析

同质化一词起源于生物学领域,用来描述

非本地物种逐渐取代本地物种,从而使物种间

相似性提高的过程[21] 。 法国学者 Levebvre 在

《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将社会生活中的同质化

描述为“日常生活被一种潜伏着的、无形的、流
行的、相似的实物不断渗透进而导致审美上的

趋同与单一” [22] 。 至此,这一概念被引入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被语言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等各

学科借鉴和使用,用来描述商业产品、服务、新
闻传播等过程中的“趋同化倾向”。 从英文文献

可以看出,自 Sunstein 将信息茧房描述为自我偏

好的同质化[1] 开始,很多研究使用 homogeneous、
homogeneity、homophily 等表述同质化的词语来

描述茧房现象[5,19,23-24] ;国内学者在近几年也开

始关注信息茧房“趋同化” [25] 、“殊途同归” 和

“同质化” [8,26-28] 问题。 当然,也有研究并未明

确提及同质化,但通过询问用户获取信息渠道

数量是否多元[29-31] 、 推送内容 观 点 是 否 一

致[27,32-33] 、是否能够接受多元化的观点[15,29] 等

问题来判断或测量茧房边界,诠释特定的茧房

现象,这都体现出了同质化是信息茧房重要的

本质特征。
从名称上看,信息茧房是信息桎梏的困境,

因此,本文尝试借助于信息学领域的信息模型

(I-Model)来理解信息茧房中的要素以及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 模型指出,信息问题不能仅

仅聚焦于信息本身,很多时候需要将信息、技

术、用户和社会四要素共同考量[34] 。 从过往学

者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由用户偏好因素所引

发的选择同质[28,35] 、由技术推荐所引发的内容

同质[36-38] 和 由 社 会 互 动 所 引 发 的 群 体 同

质[39-40] 是信息茧房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共
同构成了复杂信息茧房困境。 因此,本文从同

质化视角将信息茧房问题划分为选择同质化、
内容同质化和群体同质化。

1. 1　 选择同质化

选择同质化强调个体对信息的选择。 Sun-
stein 在信息茧房概念中强调用户的同质化选择

(we
 

hear
 

only
 

what
 

we
 

choose)。 姜婷婷认为,国
外经常使用传播学术语“选择性接触” ( selective

 

exposure)来探讨信息茧房所指代的现象[35] 。 根

据 Sunstein 在《网络共和国》中的表述,此处的信

息选择对象包括“话题”和“观点”两大类[41]①。
人们对兴趣话题选择性摄入的现象普遍存

在。 例如,素食者更喜欢看到素食相关的新

闻[42] ,某汽车品牌的车主更喜欢看到该品牌的

营销广告[41] 。 虽然互联网情境下这种现象会加

剧,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基于个人爱好的话题

选择同质化不足为虑,因为“选择性接触”是人

的天性,尤其在信息过载时代,这种选择能提高

信息摄入的效率[43-44] 。
相比之下,用户对观点的同质化选择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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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学者们的担忧。 虽然网络时代人们的信息

选择面更为广泛,但却存在很多如转基因食品

有害论[45] 、疫苗接种风险论[46] 、新冠病毒阴谋

论[47] 等观点的支持者,他们选择性地接受与自

己观点相近的信息,选择的同质化使信息偏食

和信息窄化越来越明显,从而使人们陷入信息

茧房无法自拔。 徐翔和靳菁使用 Word2vec 模型

和 K-means 聚类算法对微博用户信息窄化的测

度和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用户使用

微博时间越长,所发表的内容丰富度越低,自我

相似度越高,这表明用户观点同质化程度的增

强[37] 。 有学者提出,即使人们暴露于多元的网

络信息内容之中,但未必会摄入多样化的观点。
如 Bakshy 等根据 Facebook 上 1

 

000 多万美国用

户的观点数据以及 URLs 数据,将用户自主选择

阅读的新闻种类和算法呈现给用户的新闻种类

进行对比,发现用户选择同质化的表现最为显

著[48] 。 An 等学者也通过结构化访谈和网络数

据抓取相结合的方式,探究网络观点多样化环

境下人们是否会选择摄入多样化的观点,最终

证实在浏览新闻内容的过程中选择同质化效应

的存在[49] 。 鉴于观点的选择性摄入造成的负面

效应以及用户选择的天然存在性,选择同质化

是信息茧房研究的关键内容。

1. 2　 内容同质化
 

人们在使用网络媒介时,往往发现媒介所

呈现的信息存在内容同质的现象。 多项研究探

讨了网络呈现内容的同质化。 有研究发现,新
浪微博上不同帖子的热度层级与全局内容的趋

同性、头部信息的趋同性和层内趋同性这三者

高度相关,这说明微博平台上存在着分化而统

一的信息[25] ;Chen 等将人工智能推荐技术环境

下的信息同质化现象称为“多即是少” ( more
 

is
 

less),通过模拟推荐购买实验验证了在网络消

费领域中,不符合消费者的信息被排除,消费者

的喜好不断增强,进而使消费者进入信息茧

房[50] ;Nguyen 等在对推荐系统用户的长期调查

中发现,系统推荐项目和用户评分项目的多样

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51] ;Polonioli 更是

强调了推荐系统 SRS 的应用使得学者们的文献

阅读视野变窄,呼吁学界关注科研数据库用户

接收内容同质化的伦理问题[52] 。
网络内容同质化导致信息窄化,引发了茧

房忧虑。 在各新闻客户端、短视频平台中,内容

运营追随“流量”,下沉内容,带来用户的“恶性

上瘾” 与“信息偏食” [53-55] 。 在这些问题背后,
学者们更担心的是内容同质化的“透明性”,即
在信息偶遇前,用户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信息

茧房之中,更加意识不到预先被过滤的内容导

致了人群之间的“沟通障碍” 和“共同谈话缺

失” [56] 。 忧虑之下,Pariser 提出了“过滤气泡”
的概念,用来警示人们在算法的推动下被动进

入过滤气泡,即在不知道自己哪些信息被采集

和分析的情况下,无意识地摄入带有偏见的信

息,并难以逃脱内容同质化“气泡”的困境[57] 。
 

1. 3　 群体同质化

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生活中常见各种“同

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小群体。
 

在网络上这样的

现象依然存在,Rony 和 Zhu 研究了微博用户群

体互动的情况,发现用户交互呈现出显著的同

质化和极化特征[58] ;Himelboim 对 Twitter 平台

上的 10 个有争议的话题进行网络分析和内容分

析,发现了具有高区分度的各类用户集群,并且

每个集群均有同类政治倾向[59] 。 由于群内的同

质化特征,Twitter 用户很难通过其关注的用户

列表接触到其他类型的用户。 事实上,早在

2001 年,Mcpherson 通过综述过往研究已发现,
即使没有互联网环境,人们的人际网络在社会

人口统计学、行为和个人内部特征方面大都是

同质的[19] 。
虽然有人怀疑在移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今

天,信息偶遇更为频繁,网络群体的互动性更

高,群内极端意见或有所消解[12,15,60] ,但用户接

触多样化信息的可能性增加并不意味着茧房效

应得以削弱。 有研究发现在面对争议问题时,
接触“不同的信息” 反而促进了信息茧房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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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61-62] 。 Wells 等研究了质疑性沟通是否可以

弥合群体之间的分割,弱化群内同质,但发现如

果多数派的意见占主导地位,任何持不同意见

的个体或群体就会变得沉默,无形的群体压迫

加剧了群体同质化[63] ;陈宇等用“邻壁集群行

为”一词概括上述现象,认为信息茧房在构建群

体认同过程中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增强同质个

体的群体认同,另一方面降低异质个体的粘性,
进一步构成了茧房内部群体同质化的特征[64] 。

综上所述,基于同质化视角的信息茧房概

念解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信息茧房这一“有态而

无形”的描述性概念的内涵,还可以帮助回答目

前关于信息茧房研究中的争议。 例如有研究认

为,推荐技术反而可能为用户带来不期而遇的

信息,信息茧房并不存在[48,65-66] ;或认为用户在

信息过载的时代选择性摄入信息无可厚非,信
息茧房是伪概念[43] 。 这些争议都仅将信息茧房

理解为单一的同质化问题,如只聚焦于内容同

质化或选择同质化。 然而,依据上述划分,信息

茧房是由不同类型的同质化共同组成的综合性

问题,单独对信息茧房的一种同质化内涵进行

实证,并不能为判定所有信息茧房问题的存在

提供充分证据。 因此,从选择同质化、内容同质

化和群体同质化的综合视角对信息茧房概念进

行解析,可以帮助厘清目前茧房困境中的争议,
并为未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茧房问题奠定

基础。

2　 同质化视角下信息茧房理论框架构建

在信息茧房概念解析的基础之上,根据信

息模型对于信息问题的阐述思路并借鉴解读茧

房困境问题的过往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基于

同质化视角的信息茧房理论框架(见图 1)。 框

架中的用户(User,简称 U)、技术( Technology,简
称 T)、信息(Information,简称 I)和社会(Society,
简称 S)是社会情境中解释信息问题不可或缺的

四要素[34] 。 在茧房困境中,用户和技术作为最

为直接的触发要素,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信
息和社会作为表征型要素,承载着信息茧房从

微观个人层面的信息窄化上升至宏观社会层面

的群体极化的效应演变。 下文将从同质化演变

关系出发,描述要素互动过程中人际扩散和技

术助推所演化出的四条路径(图 1 中 U—I;U—
S;T—I—U;T—S—U),并基于此构建同质化视

角下信息茧房理论框架,以期为探索信息茧房

消解路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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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同质化视角的信息茧房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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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内容同质化始发于用户的选择同质化

内容同质化始发于用户的选择同质化,涉及

图 1 人际扩散路径中的 U—I 路径和技术助推路径

中的 T—I—U 路径。 早在推荐技术出现之前,人
们选择性摄入信息的现象已经存在(见图 1 中 U—
I 路径)。 如用户会依据个人偏好订阅不同领域的

杂志,会根据个人研究领域选择不同的期刊。 任秋

菊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最小努力原则解释了信息

茧房形成的应然性[6] 。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
信息是无穷的,用户选择性摄入偏好信息,花费最

少时间获得所需是必要之举。 这一主动摄入同质

化信息的现象还得到了选择性暴露(Selective
 

Ex-
posure)和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的

支持:人们会主动搜寻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信息并忽

视相左信息,倾向于接触支持性信息、冲动分享、信
息规避等。 如果认知和行为产生不协调,如喜欢一

个偶像却一直搜寻、摄入抨击者发表的信息,会产

生压力、焦虑、恐惧等一系列心理不适[67] 。 心理学

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也描述了人“先入为

主”的先天习惯,最终形成认知偏差(Cognitive
 

Bi-
as)并难以改变[68-69] 。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与网络

推荐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愈加丰富。
但不论是通过哪种信息媒介获得信息,用户的主观

选择始终存在。 例如,学者们在研究党派之争时发

现,无论是通过电视节目还是 Instagram、Twitter 等

网络平台,不同派系的人都会更偏好自己派系的信

息[70-72] 。 此外,互联网媒介环境下,用户更容易被

动地受到各种推荐信息的包围,包括协同过滤

(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 关 联 规 则 ( Association
 

Rules)等在内的推荐技术根据用户的阅读时长、订
阅转发、点赞关注等行为数据进行用户画像刻画,
从而进行用户网络协同推荐与用户需求推理,推出

迎合用户偏好的信息[73-75] ,形成网络环境下的内

容同质化现象(见图 1 中 T—I—U 路径)。 总而言

之,在技术发展成熟前,用户的主体偏好已使得构

建个人同质化的信息世界成为可能。 但在推荐技

术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产品后,用户的主体偏好被

技术这一“放大镜”扩大,使得接受并相信虚假信

息的人受困于更多的谣言支持性信息[76] ,需要健

康科普的人却受困于“治疗捷径”[77] 。 技术依赖之

下,用户的主观性会降低,习惯于接受技术的反馈,
习惯于被灌输,在“个人选择”与“异常依赖”的双

重影响下,进一步置身于基于用户选择的信息茧房

之中。

2. 2　 社会互动助推形成群体同质化

在用户选择的基础上,各要素互动的过程

中,选择性同质和内容性同质逐步产生。 群体

同质和前两者相比,更具有动态性。 构建在社

会互动基础上的群体性同质,通过人际扩散路

径中的 U—S 路径和技术助推路径中的 T—S—
U 路径来促进同质性群体的互动和形成。 ①在

用户触发的人际扩散过程中,人自发寻找与自

己观点相近的人,寻找过程可能是通过生活上

的日常交流,可能是网络上的互相吸引,或者是

技术根据人的兴趣偏好进行的好友或社区推

荐。 当观点相近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多个相互

独立的群落,群落内共享同质化的信息,更容易

产生同质化的观点。 Röchert 等发现在网络阴谋

论中,阴谋论的支持者群体讨论内容的同质性

更高[78] ;Strau 等发现在公共事件的讨论中,讨
论频率越高,群内同质性就越显著,而网络群体

间的异质程度也越高[79] ;Alstyne 等用“网络巴

尔干 化” ( Cyberbalkanization ) 描 述 了 这 种 现

象[80] 。 “网络巴尔干化” 可以用自我归类理论

进行阐释:志同道合的人更容易加强群体认同,
而意见不同的人更容易产生分裂[81] 。 ②在技术

助推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技术的作用被放大,成
为信息扩散的助推力量。 目前广泛应用的协同

推荐技术的推荐依据是用户相似度,系统利用

该技术可自动对用户相似度进行计算、归类,其
逻辑就在于“在一组内部相似的群体中,有很大

概率我也喜欢你喜欢的东西”。 因此,即使用户

原本并无显著的观点偏向性,却在技术的影响

下频繁地接触到某种立场的支持性信息,这被

David 称为 “ 社交算法 ( Social
 

Algorithm)” [82] 。
祁凯等利用连续型观点演化模型研究了技术推

荐下的观点演化规律,发现即使在没有技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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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情形下持同质观点的用户也会演化成小群

体,但技术推荐机制可以加速交互的收敛速度

和结果,从而加速群体同质化的演进过程[83] 。
综上所述,用户触发的人际扩散和技术助推的

社会互动都表明,社会信息环境呈现出群体之

间观点异质、群内观点同质的特点。 用户个人

选择偏好的同质化,会在人的网络互动和技术

协同推荐下形成同质信息不断反复的 “ 回音

室”,进而形成宏观上的信息茧房。

2. 3　 信息窄化演变为群体极化

信息和社会作为茧房效应的重要要素,其
作用表现在从个人层面的信息窄化到社会层面

的群体极化的演化过程之中(见图 2)。 信息窄

化只是茧房效应在用户个人层面的初始表征,
在加入社交关系的信息分发方式后,才出现一

系列舆论井喷、真相反转、真伪模糊等网络舆情

问题[39,65] 。 在社会环境下,用户会把媒体中存

在的意识形态发展为一种手段,使自己在网络

中的不良行径合理化,从而证明他们对他人行

为的反应是正当合理的,进而产生自我封闭和

极端情绪[84] 。 网络社会的互动也让个体之间相

互吸引从而形成传统意义上的舆论。 有学者用

“群体极化”对此进行描述:相较于个体选择,同
群体成员讨论后形成的选择常常会出现极端倾

向[85] 。 “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与“信息

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s)可以对此进行进一

步阐释。 人们常常追随群体内成员的行为而不

是基于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所以观点会从一

些人传播到另一些人中,导致了某些观点越来

越受到鼓励。 进一步地说,就算人们还会接触

到其他信息,却依然更倾向于“被重复”的那种

观点。 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茧房被不断强化:一
开始只是用户信息接收面窄化,但在不断演化

的过程中,形成了只有一种信息存在,其他信息

受到抑制或抨击的极化局面。
进行信息茧房概念解析和演化理论构建的

最终目的是给信息茧房的治理提供支持。 图 2
所示的同质化视角下的信息茧房演化过程展示

了信息茧房从选择同质化到内容同质化,从内容

同质化到群体同质化,以及从选择同质化到群体

同质化的三条演化路径。 除了选择同质化是人

类自古以来就有的选择习惯外,内容同质化是技

术支持下的网络信息世界中用户选择同质化的

一种映射;群体同质化是用户先天群体认同,以
及网络同质内容环境下人际互动综合影响的结

果。 由此可以看出,信息茧房是在复杂多元的信

息环境下演化而来的,单纯的平台信息流改进在

信息茧房参与要素多元、用户渠道多样、治理主

体分散等背景下力度略显单薄。 要消解信息茧

房,需要根据茧房的演化发展过程进行具体而微

的拆解,并以此构建一系列以用户信息素养提升

为基础、以多样化算法改进为支持手段、以政策

引导为保障的综合性信息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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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质化视角下信息茧房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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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展望

虽然信息茧房的概念早在 21 世纪初就被提

出,但直到算法时代才再次受到高度关注。 在

此期间,由于研究概念话语体系的偏差,“茧房”
一词指代不准确,使得信息茧房相关研究指代

内容存在差异,研究过程以及结论也存在诸多

争议。 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同质化视角的信

息茧房理论框架,该框架以同质化作为信息茧

房内涵的本质特征,根据要素之间的路径扩散

构建信息茧房内涵中三种同质化的互动演化过

程,也全面地阐释了用户从信息窄化发展到群

体极化的茧房效应的生成过程。 该理论框架可

以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信息茧房现

有争议进行阐释,为信息茧房的量化思路和研

究方法提供参考(见表 1),并为后续提出信息茧

房治理策略提供借鉴。

表 1　 同质化视角下信息茧房概念分析及量化研究参考

同质化视角茧房划分 分析层面 要素关系及路径 相关效应 量化思路示例 研究方法示例

选择同质化 个人
①用户→信息

②用户→社会

选择接触

认知偏误

信息窄化

偏好话题趋同

偏好观点同质

信息渠道受限

对立阻抗程度

问卷调研

用户访谈

网络数据追踪

眼动追踪

内容同质化 内容
①用户→信息

②技术→信息→用户

过滤气泡

信息窄化

平台内容同质

算法信任态度

算法使用频率

信息渠道受限

问卷调研

内容分析

数据挖掘

群体同质化 群体
①用户→社会

②技术→社会→用户

回音室效应

信息瀑布

群体极化

群内意见强化

网络关系密度

信息分享距离

社会计算实验

情感分析

舆情分析

3. 1　 信息茧房概念厘清与争议阐释

厘清信息茧房概念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目

前研究中最大的争议所在。 同为信息茧房研

究,有的关注用户的信息渠道选择、话题选择偏

好,而有的却在关注网络群体意见的一致性。
使用“茧房”一词,更像是在研究中以比喻手法

进行润色修辞,而难以揭露最直接、最本质的研

究对象。 本文聚焦于信息茧房同质化本质,从
个人、内容和群体三个层面对信息茧房同质化

内涵进行划分,帮助厘清概念,为后续研究的层

次定位和研究内容的细化提供参考。
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该框架还可以帮助

回答目前信息茧房研究中“信息茧房是否存在”
的争议。 根据信息茧房理论框架和分析示例

(见图 1 和表 1),信息茧房是在多要素互动下,
不同类型的同质化互相演变和影响的综合结

果。 因此,即使很多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内容分

发有多样化的趋势,用户可能会接触到多种类、
多观点的信息,但这仅是在理想条件下否定网

络内容同质化的依据,并无法否认选择同质化

和群体同质化的存在,所以判定“信息茧房并不

存在”还为时尚早。 况且,用户个人的信息选择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就早已存在,技术只是用户

选择性注意等固有习惯在虚拟空间的“镜像工

具”。 仅仅以基于技术推荐的内容同质化研究

结论来解释信息茧房也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这

种解释忽略了用户选择偏好和社会互动所自然

形成的选择性同质和群体性同质。 未来有待从

综合的视角,如选择和内容同质化相结合,选择

和群体同质化相结合,从不同层面同质化组配

中进一步扩展信息茧房研究问题与使用情境。
通过对用户在多样化内容或群体环境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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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行为进行研究,进一步探索信息茧房的

内涵。

3. 2　 信息茧房量化思路局限与探索
 

由于信息茧房概念的抽象性,现有研究很

难判断用户是否处于信息茧房之中以及茧房受

困程度。 信息茧房量化研究往往面临诸多困

扰。 在量化标准上,同为信息茧房的研究,对茧

房的量化标准存在很大差异,包括用户信息来

源渠道数量、用户发表观点种类、用户对算法的

信任度等[30,65,86] ,但仅凭单一的量化思路,很难

判断用户的信息视野是否真正存在一定程度上

的窄化,如通过用户信息渠道数量等指标进行

判断,则很容易忽略信息摄入频率、用户主观选

择偏好等因素对茧房受困程度的影响。 在研究

方法上,若在问卷调查中直接询问用户的信息

茧房受困状态,则可能产生用户先入为主或是

主观回避的问题;若在单一平台上进行研究,由
于融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渠道的多样性,我们

很难判断用户信息窄化的真实程度。 量化标准

与研究方法的选择很难两全其美,但通过三种

同质化对茧房边界的划分,可以让后续研究更

好地进行研究层次定位,选择更为合适的茧房

量化思路和测量标准(见表 1)。
根据同质化视角下的信息茧房理论框架,

每种同质化所表述的现实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区

分度,不同同质化问题的形成所涉及的要素也

有所差异,在基于个人、内容、群体的不同分析

层面进行量化思路设计时,还需要考虑到不同

层面的同质化研究所涉及的关系要素及路径。
因此,信息茧房中不同同质化的研究方法选择

需要量体裁衣。 如表 1 所示,选择同质化视角下

的研究更多以用户为中心,问卷调查是普遍使

用的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研究设备的进步,眼动

追踪、网络浏览记录追踪等方法可以更客观地

获取用户摄入信息的路径和过程。 由于用户处

于多信息源环境中,内容同质化视角下的研究

需要警惕研究平台单一性带来的局限性,既要

关注到技术为用户构建的潜在同质化的信息内

容,也要注意到用户自身实际的信息选择。 总

之,同质化视角下的信息茧房理论框架展现了

要素与同质化之间的动态互动演变过程,因此

在量化过程中需要避免单一的茧房判断标准,
确立综合的量化体系与方法选择。

3. 3　 信息茧房消解路径探索与回归

信息茧房消解路径的探索是构建信息茧房

理论框架最终的落脚点。 从框架上可以清晰地

看出,信息茧房始发于用户,最终问题的解决也

要回归用户。 用户选择同质化是信息茧房存在

的前提,通过“用户→信息” “用户→社会”的路

径形成内容和群体同质化。 虽然用户先天地偏

爱自己感兴趣或观点一致的信息,但具有不同

信息素养水平的用户对差异观点的包容度、对
算法推荐的敏感性都有所不同,这潜移默化地

影响到了用户是否意识到自己处于信息茧房

中,并对此做出行为上的调整,如进行多平台信

息检索、多源信息验证、社群舆情辨别等。 有学

者发现,受教育年限达 15 年以上的用户即使日

常信息获取时间超过 3. 9 小时,却依然不会落入

信息茧房之中[87] 。 因此通过教育提升用户信息

素养,提升对流量信息、过度推荐信息的辨别能

力,以及主动的信息搜寻能力,是打破信息茧房

所需完成的长期任务。
技术的功能设计始发于用户偏好,最终又

影响到用户,对于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茧房问题,
需要让技术“以人为尺度”,优化用户所接触的

信息世界。 信息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诸如

用户自主选择的因素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目前

已有围绕网络资源管理与技术改进开展的措

施,通过内容监管、热搜榜单、信息搜索、算法改

进等多元信息组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信息渗透的

“信息蜂房”,特别是在进行算法治理时,选择同

质化和内容同质化的量化思路可以为算法进一

步的改进方向提供参考。 如今的算法改进多关

注推荐内容种类的多样性,并通过公共议题为

用户带来认知外的内容。 此外更需要关注热点

议题下观点的一致性或对立性,从而通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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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用户” “技术→社会→用户”的路径对

内容同质化和群体同质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消

解。 因为舆论的声量和扩散是信息茧房问题中

关注的重要话题,算法对同类观点和同群体用

户特征关系的关注是消解同质化的必要之举。
在上述探索的基础上,信息茧房的消解更

应该提升至信息治理的高度。 当下信息环境复

杂,虽然算法治理一直被寄予厚望,但网络信息

平台对流量价值的追求让算法改进的落地与茧

房消解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 因此,需要政府

进行宏观调控,落实治理机制。 2021 年末,国家

网信办、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

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的红

线,提高了用户的自主选择程度。 未来有望从

公民信息素养提升、平台信息流治理等角度建

立更为完善的治理体系。

4　 结语

数智时代,推荐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

茧房问题得到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 《人民

日报》对于信息茧房现象的三连评更是将这个

问题抛向千家万户。 茧房困境虽然已经引起了

学界乃至全社会的重视,但其概念的核心内涵

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造成了概念指代

内容具有差异以及诸多研究争议。 本文基于同

质化视角构建了信息茧房理论框架,尝试阐述

学术争议产生的原因,并从同质化互动综合视

角厘清了信息茧房概念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分析层次、量化思路、互动路径与方法选择,
可以为未来信息茧房的研究与治理提供理论

依据。
从实践角度而言,互联网从 Web 时代发展

到如今的 AI 时代,未来或将迎来具有无限可能

的元宇宙时代,人们的信息世界快速地发生着

变化,也随之出现了各种现实问题,如信息焦

虑、信息迷雾、舆论极化等,都与信息茧房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在信息环境复杂化的

时代,有必要从信息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融合教

育、技术、管理等多学科领域的先进理念进行综

合治理。 在信息治理实践中,信息茧房不再是

一个仅与算法技术相牵连的概念,也不再是由

用户个体单独面对的信息难题。 信息茧房源于

用户,而最终的影响又归于用户,这一过程意味

着技术需要“以人为尺度”,更重要的是需要打

破仅在“静态化”单一层面对信息茧房进行研究

的方式,从多领域、多主题、多方向拓展茧房治

理的现实需求与社会应用。 未来有望在茧房效

应判断和测量的基础上,从不同分析层面对信

息茧房消解路径的效果进行反馈检验,从而进

一步探索不同路径的适用程度及其对互联网产

品和普通用户的影响;在未来元宇宙的信息世

界中,人机深度互动下用户拥有更加沉浸式的

信息服务体验,信息茧房在这种虚拟与现实高

度融合的情境中将更为隐匿,这赋予了茧房研

究和治理新的内容和挑战。

致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移动健康管理中信息回避形成机制与演化规律研

究”(编号:21YJC870020)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交媒体环境下失真健康信息的传播机制与协

同治理研究”(编号:7217408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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